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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 天 的 太 陽— 晚 近 的青少年
香港電台節目顧問團會議今年以青少年節目

方向為題 1，我受邀發言，深感惶恐；但自己

對於節目製作是外行，只能就自己讀書所得，

及近年與青少年人

的接觸，提出幾點

對青少年文化的觀

察，供實際製作構

思的人員參考。

　　青少年是一種變動中的動物。他們的好惡

愛恨往往輕易被激發，但卻又不是難以扭轉。

表達方式、立場及態度，往往馬上影響他們對

於訊息的接收，甚至會導致適得其反。然而我

們作為成年人，應該可以更客觀和沉潛地，延

遲自己的判斷，首先理解他們，再針對他們的

傾向而作出導引和啟發。以下拋磚引玉。

不想長大

　　回想起來，我自己成長的時候，是相當期

望長大、得到與成年人相同的待遇的。11歲之

後我已經不想去兒童圖書館，亦看厭了兒童節

目，大膽跑到成人圖書館去，煲古裝劇，最喜

歡去的商場是西港城。比我更老一輩的人，則

更早地開始了他們文藝青年的生命，更何況車

衣養家的工廠妹一代。以前，兒童和成人的界

線是模糊的，兒童被理解為「小大人」，成年

人喜歡觀察並且指出兒童早熟的部分。而這種

無視界限的衝勁，反過來成就了上幾代兒童的

夢想能量，以及集體氣質中的自信。

　　反過來說，千禧年後的兒童，以至於青少

年，他們的集體情緒是不想長大。他們成長於

兒童與成人界線分明的年代，但這些界線卻沒

有建起保護牆，抵擋「長大」的憂慮。當代兒

童的成長充滿額外的補習與興趣班、競爭和

汰選，空閒時間被分割填充，甚至有比成人更

深重的憂煩。許多中學生，甚至大專院校的學

生，「成年」對他們而言不意味著對自由的期

許，而是更多他們無法掌握的負擔。我遇見的

青少年中，大部分都流露出「不想長大」的情

緒。這種情緒也流露在他們喜歡的商品和流行

文化中。

認渣、認衰、認廢

　　我生於七十年代末，同齡的朋友都有一種

深植於心底的欠缺自信，不喜歡大膽說出自己

的意見，經常感到自己有缺陷而會被遺棄，不

想站於舞台中心，隱藏自己的能力和成就，甚

至在情感關係上亦多因此而生波折。但在晚近

的青少年群中，這種欠缺自信心的心態變得更

為浮面。我發現，「認渣、認衰、認廢」，已

經成為他們的語言風格。

　　比如在網上遊戲世界中，我曾見過多次這

樣的閒聊：他們不是互相比拼能力誰高，而

是信口地搶著聲稱「我最廢」，整場閒聊會變

成「鬥廢」的過程。而有趣的是，他們的能力

其實很高，他們自稱「廢」的描述其實並非事

實，甚至未必是他們心中真正的想法。也許有

人會覺得這不是一種健康的現象；但青少年這

樣自稱，是因為他們覺得這樣說比較安全、甚

至比較坦白和討好。我在此觀察到的，並非真

是青少年能力上的「廢」，而是此族群的某種

心態和語言習慣。

自戀世代

　　公平點說，「自戀」是當代跨國度、跨年

齡的現象，整個商品文化都是鼓吹一種自我中

心和自我感覺良好的表達形式，並非只得青少

年自戀。不過青少年在成長期，比較敏感和尖

銳，又未受太多社會規訓，其自戀性質更易浮

面。

　　「自戀」的意思，就其神話本義，是美少

年納西緒斯（Narcissus）在湖邊看到自己美麗

的倒影而戀上，徘徊不肯去，絕食至死，被

神祗化為水仙花。自戀的通俗意義就是想看

到自己的身影，顧影自憐，自我陶醉。不過

臨床心理學認為，自戀並非是自我捍衛的self-

defensive這麼簡單，更確切地說，自戀是無

法分清自我與他人的界限，它經常表現為脆弱

（卻又難以動搖）。

　　當代青少年確實比較渴望看到自己的身

影。自拍、喃喃自語的部落格和碎碎唸等文化

1.　香港電台節目顧問團2010年度會議於10月30日舉行，主題為「尋找八九點的太陽一 青少年及兒童節目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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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觀察
形式，強化他們這種傾向。在資訊爆炸的自

戀世代中，「新知」未必能引起他們的注意，

熟悉及與自己相關的事物，才能引他們一看。

英國社會學家施耐特（Sennett）認為這種文化

與大都會的共融性相反，並會引致公共領域

（public sphere）的衰落。他們經常縮在自己

的世界裡，卻因為無法分清自我與他人的界

限，所以人際相處並不順利、諸多磨擦。他們

覺得自己很怪，但卻不見得能夠接受與自己不

同的怪異。我竊自認為，香港近年整體社會的

保守化和村落化，對於他者（other）或陌生事

物的不接受，也是一種自戀的病癥。就文化藝

術來說，自戀可以激發表達和創作，但是近年

青少年的確少談「能否與他人共同生存」，而

更關心「我能否保護自己的特性而生存」—

這與社會整體傾向是一致的。不過，又反過來

說，這種著力保護自己天性的傾向，又有助催

長新生活方式如慢活、樂活、社區文化、自主

農業等。

不相信遙遠的權威

　　青少年與權威的關係一向很弔詭，他們反

叛權威，也容易崇拜偶像。不過與五四式質

疑權威的一代不同，活在商品包裝文化公關世

代的年輕人，因為對於過多的「代言人」文化

存在反彈，也因為八卦周刊和網絡文化的「潑

糞」文化，他們更不相信遙遠的權威，會認為

一切都是遠觀的美好、近看皆不然。他們更傾

向相信認識的、親近的人的推薦，將自己對對

方人格的體認、情感的認同，投射到對方的話

語內容上。他們也喜歡一種「非正式」、似是

而非的話語，正正經經四平八穩的推薦，其受

信任的程度已日漸減低。

以諧擬為創意

　　我經常教青少年寫作，以前我們會很有意

識犯禁和挑戰既有規範，不過現在的學生，普

遍對於「犯禁」這概念本身，並不感到刺激。

相反，他們喜歡挪用既有框架，以模仿的形式

創作，卻會呈現出某種與規範相衝突的創意。

舉例來說，我們以前要明白韓少功的《馬橋詞

典》如何挑戰了詞典的普世性、客觀性和真實

性，才懂得欣賞這本詞典小說；現在的青少

年對於各種概念和規則不甚了了，但叫他們

依照詞典的形式去自造新詞，他們卻做得津津

有味，而且非常活潑。這可能是後現代的諧擬

（parody）風氣所致，惡搞、調侃大行其道。

青少年需要一個既定框架去讓他開始創作，他

們也喜歡一些模擬他們熟悉的形式的惡搞物，

比如惡搞的模擬試題、扮成新聞報導的虛構

作品。知名博客小奧（他本身以前曾是香港文

化界的一位重要人物）說過一句話：「以前的

人抄襲是為了創作，現在的人創作是為了抄

襲。」我覺得切中了時代感性的核心。

小結

　　需要補充的是，以上幾點雖是本人的誠實

觀察，但並不代表本人認為香港電台作為公營

傳媒機構，就必須像商營電台那樣致力討好受

眾、拋棄一切原則與標準。但是，對青少年人

的引導，可以用青少年受落的形式，去承載規

勸他們的內容。極

端 例 子 是 近 期 大

熱的日本電影《告

白》，完全用青年

人習慣的影像形式

去表達仇視青年人

的成年人訊息，而青年人極之受落。因此，找

出日漸隱蔽的青少年族群，以他們理解的方式

去接觸、引導他們，是公營傳媒應有之責。

　　以上所說有點負面陰暗（筆者承認對此抱

有同情），未必合乎某些人對青少年的感覺和

印象。近年來，感覺到香港世代之間的嫌隙甚

深，許多成見是因為時代感性差異、表達方式

差異所造成。如果香港電台能以客觀、開放、

持平的角度去建構平台，讓不同世代的文化得

以交流，互相學習（其實成年人也應該有向青

少年學習的胸襟呢），當是社會之福，也可融

聚分裂的社會，向前邁進。

 鄧小樺
文化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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